
 

 

 

 

 

 

 

 

 

 

狐狸精、蒸汽与法力——《狩猎愉快》的生态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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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狩猎愉快》以蒸汽朋克美学重构中国狐妖传说，通过展现

“狐狸精”“蒸汽”“法力”三大意象，从生态批评视角揭示了殖民现代性对自然与文

化的双重暴力。本文试图结合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等多种生态批

评理论，多角度剖析小说文本对当今社会生态危机的隐喻，对经典科幻小说进行更为详

细的现代生态诠释，以期对复杂的生态与社会问题治理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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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短篇科幻小说《狩猎愉快》（Good Hunting）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

的代表作品，2012 年首次发表于《奇异地平线》（Strange Horizons）科幻杂志上，2017

年 12 月刊登于国内科幻杂志《科幻世界·译文版》，并在 2019 年在《爱，死亡和机器

人》第一季（Love, Death & Robots Season 1）中被改编为动画影视短片，足见其深受全

世界读者与观众的广泛喜爱。作为早已被中国科幻读者所熟知的作家，刘宇昆兼蓄并包

中美两种文化特质，“做到了文学诗意和科幻诗意完美地融合与统一”，（刘宇昆, 

2015, III）取得了极高的个人成就：《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在2012

年斩获“雨果奖”和“星云奖”，《物哀》（Mono No Aware）在 2013 年获得“雨果

奖”，包含《手中纸，心中爱》在内的短篇小说集《折纸和其他故事》（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摘得 2017 年“轨迹奖”，几乎包揽世界科幻文学各大奖

项。同时，他还致力于文化交流，将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译介至英语世界并

获 2015 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此外他还译介过包括郝景芳、陈楸帆、夏笳等众

多作家在内的中国科幻小说，也为世界科幻的发展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狩猎愉快》有机糅合了中国古代的狐妖传说、志怪小说，西方的蒸汽朋克小说、

科幻小说，以科幻独特的眼光审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故事背景主要设

置在清末时期的中国香港地区。小良（Liang）与父亲是当地乡村的职业捉妖人，在一

次捉捕狐狸精的“狩猎”行动中，小良的父亲杀死了小狐狸精艳儿（Yan）的母亲，而

小良从此结识了艳儿，一人一狐结成了深厚的情谊羁绊。随着中国沦为帝国列强铁蹄践

踏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二人离开家乡来到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谋生，走向了不同

的命运。除了在殖民者建立的秩序中艰难求生，小良还帮助艳儿在齿轮、煤矿、铁路与

蒸汽的世界中塑造金属铬制的赛博格狐狸肉身，探索能够寻回“法力”，重新“狩猎”

的方法。故事的最后，艳儿被成功升级为由银色电线、蒸汽引擎、抛光金属打造成的

“一只美丽又致命的铬制狐狸”，“飞奔在香港的街道上”，（Liu, 2016, p.72-73）狩

猎对她施过暴行的港督之子，以及住在太平山顶上的白人男性殖民统治者们。 

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学者主要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中国

传统的“狐狸精”叙事、狐妖文化、文化分析、物质主体性、科幻叙事等角度切入，研

究重点集中于刘宇昆在西方科幻小说的框架中所呈现的独特东方文化特质，或是以“蒸

汽朋克”来区分该小说的类型，以追溯刘宇昆“丝绸朋克”小说的演变路径，而极少研

究者从生态批评的取向出发来解读。生态批评实际上与科幻文学高度关联，且科幻小说

采取自然取向文学形式的倾向也日益明显。生态批评学者帕特里克·D·默菲（Patrick 

D. Murphy）倡导研究者关注科幻小说，发掘其生态内涵——“科幻小说与当今的环境

问题密切相关，因为作为一个通俗文类，科幻小说既深刻揭示也广泛影响人类文化中的

环境思想”（胡志红, 2015, p.157），同时也希望“科幻小说能够引导读者去思考迅速进

入人们视野的伦理问题”。（Murphy, 2001, p.277）本文将尝试将小说中重要的三个意

象或话题——狐狸精、蒸汽、法力，结合生态批评三个阶段不同侧重点，从生态中心主

义、环境公正批评、跨文化生态批评等多方面来解读小说，发掘其丰富的生态内涵，审

视其关键要素为当下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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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狐狸精：生态主体性的体现与压迫 

王斑（2023, p.42）就生态与科幻的关系指出，作为批评实践，科幻与生态殊途同

归，穿插交织，相得益彰。生态批评的第一阶段以深层生态学作为哲学基础，奉行生态

中心主义的行为准则，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当今社会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与当今众多科幻小说的主旨不谋而合。中国传统的狐狸精往往都代表着邪恶与魅惑，

是红颜祸水的美女与杀人剖心的妖怪，但刘宇昆在《狩猎愉快》中的狐狸精形象塑造违

背了这一传统刻板印象，他赋予了狐狸精和人类平等共处的权利，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

猛烈的抨击。 

刘宇昆在原文中特意使用了“hulijing”一词来翻译汉语语境中的“狐狸精”，凸显

了狐狸精形象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质性，也使小说行文充满东方韵味。小说的

主要人物形象包括狐狸精艳儿与她的母亲，而她们在化身成人时往往都是以女性的形象

示人。狐狸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形象传承可谓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流变。狐

狸作为动物本身就生存在荒野之中，与自然环境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和接触。传统的狐

狸精形象则是居于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一种流动的形象。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记载中，狐狸

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妖兽出现的，彼时的狐狸形象甚至还代表了仁德品质、祥瑞征兆，

不似后来的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且蛊惑人心的妖怪，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意

识的不断增强。 

古代中国人在对自然中的狐狸进行细致的生活习性观察后，在《礼记·檀弓上》曾

曰：“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即“狐死首丘”一词的来历，意为狐

狸即使死的时候也要把头枕在生活的山丘上，不忘故土，恪守儒家之礼。汉初时，狐狸

也曾被当做西王母身边的神使受到膜拜，但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狐”字的解释却说：

“狐，妖兽，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从犬瓜声。”可以

看出，“至少在汉代狐已被当成了妖兽，而且是鬼的行动之媒介。”（叶舒宪, 1993, 

p.107）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狐狸精或曰狐妖的故事轨道基本开始定型，狐狸精常常

化作人形作祟，引诱文人。（乔娇, 2021）经典明代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中狐狸精妲

己引诱纣王、祸国殃民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时已登峰

造极。明清时期的狐狸精貌美如花，多具人情，多与书生相恋并坠入爱河，如婴宁、辛

十四娘、鸦头等等。可见中国古代对狐狸精有着程式化的形象描写，虽幻化成人但仍遭

受歧视，属魑魅魍魉之流不入大雅之堂。 

故事伊始，便是小良与父亲狩猎狐狸精母女的场景。商人以为狐狸精魅惑了自己的

儿子，导致他陷入了狂热的痴情，被拴在床上还在不断地呻吟着艳儿的母亲——狐狸精

小蓉的名字。商人一家为此事而感到十分丢脸，认为儿子饱读圣贤经书，却还是被狐妖

勾魂，有失家族颜面。但捉妖人小良之父却认为这稀松平常，他举例说即便大学士王莱

那样的人物也曾与狐狸精共度良宵。中国古代传统认为，人是受狐狸精的蛊惑而被迷住，

小良的父亲给出的解释却是这样：“狐狸精无法拒绝被她魅惑之人的哭泣”，（Liu, 

2016, p.51）这种吸引的关系是双向的，虽然与梁祝化蝶中的情侣互相无法抗拒不同，

但也的确证实了狐狸精并不是此事的唯一主体。狐狸精从本质上来讲仍旧是狐狸，因此

仍是动物的化身。生态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动物也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作为动物化身的

她们也理应具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利。汤姆·里根（Tom Regan）在《为动物的权利辩护》

一文中将动物比作受压迫的人类群体，并指出“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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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红, 2015, p.16）它们的这种权利决定了人类不能把它们当做纯粹的工具来对待，

而必须以一种尊重它们身上的天赋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正如小蓉与艳儿这种狐狸精，

在商人的眼中看来，儿子与她们产生关系是不道德的可耻行为，并且还会殃及儿子的仕

途与婚姻。捉妖人的回应却揭露了事实的残酷真相；虽然他们以狩猎妖魔鬼怪作为生计，

却也深谙狐狸精身份的居间性，并不把她们当做大奸大恶之孽物，从平等的眼光为商人

儿子与狐狸精小蓉的这段关系客观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小良还与艳儿在狩猎行动中

误打误撞，产生了繁杂的情感联结，而这种联结也是在小良的父亲身上就或隐或现地存

在。小良常常在清明节、盂兰盆节、新年时与艳儿见面，带上食物与关切，询问她的狩

猎情况如何。两人搬迁到香港后，小良也帮助艳儿修复身躯成为赛博格化的狐狸精，向

充满殖民歧视与男性压迫的世界发出反抗的声音。挪威哲学家 A·奈斯（Arne Naess）

的深层生态学理念在刘宇昆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因为“在生态系统中，一切生

命体都具有内在目的性，都具有内在价值”，（胡志红, 2015, p.23）狐狸精的价值并不

全都是与人为敌的。小蓉每晚前来商人家中，其实是为了帮助商人的儿子，她本来并不

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一旦一个男人把他的心放在狐狸精身上，她都会无法控制

地听到他的声音，让狐狸精心烦意乱，所以小蓉才每晚都去看他，只为了让他安静下来。

小蓉的行为与深层生态学的预设不谋而合：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有

价值的，她并非加害于人而是贡献拯救的价值。从整个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来看，一切生

命形式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胡志红, 2015, p.23）

刘宇昆在此预设的前提也正是如此，只有当我们把狐狸精视作平等的个体，才能够从她

们的视角来理解这次狩猎行动的前因后果。狐狸精在此也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歧视下的受

害者，无法为自己言说发声而招致被屠戮的命运，幸而捉妖人与狐狸精以及他们的后代

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塑造了此后人狐之间可歌可颂的蒸汽朋克神话。 

此外，狐狸精艳儿作为女性角色，她的身体被机械改造，也反映了自然与女性被殖

民和物化的双重隐喻。生态女性主义常将自然压迫与性别压迫联系起来，瓦尔·普鲁姆

伍德（Val Plumwood）（1993）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一书中讨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时，强调自然与女性的双重被殖民化。

艳儿作为狐狸精从有机体变为机械体的“去自然化”与普鲁姆伍德的论证相映照，因为

对自然的支配与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本质上是共享同一套殖民逻辑的——认为女性和自然

一样是弱者，需要被强者支配控制。在进入香港讨取生活后，再次相遇时艳儿穿着“紧

身的西式旗袍和花哨艳丽的妆容”，（Liu, 2016, p.63）沦为了英国殖民者的玩弄之物。

她本靠着百岁蝾螈和六趾兔作为食物，以此来获取和维系某种古老的法力，艳儿此时的

生存危机也直接暗含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瓦解。殖民者带来的铁路与蒸汽机摧毁了原有的

生态网络，黑色的火车头在绿色的稻田里呼啸而过，车厢就像一条龙一样从遥远朦胧的

蓝色山脉下来。这种对自然景观的暴力改造不仅剥夺了包含狐狸精在内的，作为小说中

自然系统一个物种的妖怪们的生存根基，更隐喻着工业文明对生态整体性的割裂。艳儿

从拥有变形能力的自然生物狐狸精，到被有恋机械癖的总督儿子下迷药，被迫接受机械

身体的改造，暗示着自然有机体被技术异化的过程。即使小良对她进行了出于自愿的完

整改造进化，但她的金属骨架与齿轮关节也成为了一种殖民者与工业化带来的生态暴力

的具象化呈现。当自然生命被技术宰制并暴力重构，生态主体性也将处于被抑制且行将

消亡的状况，狐狸精的形象在此正是代表了整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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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蒸汽：生态系统的崩溃与再塑 

在《狩猎愉快》中，“蒸汽”不仅代表了铁轨与火车对中国广大乡村土地的入侵，

是推动工业革命的物理动力，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生态符号。它既是英帝国殖民扩

张的引擎，也是绞杀狐狸精与捉妖人，甚至这片大地上自然灵性和法力的刽子手。它既

是技术理性的具象化身，又是人性异化的催化剂。通过在叙事中突出“蒸汽”的元素，

刘宇昆拆解了工业文明的进步神话，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崇拜与生态系统崩溃

的共生推进关系。 

蒸汽暗示了殖民的生态暴力，造成自然循环的断裂与消失。蒸汽机的轰鸣声在小说

中始终伴随着生态系统的哀鸣。作为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蒸汽动力系统本质上是对自

然能量循环的暴力介入与改造，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不同于自然世界之中水汽的自然蒸

发过程，而被纳入了机械工具逻辑之中，成为驱动活塞、火车、工厂的动力。蒸汽技术

切断了小说中那个充满法力的世界天地间能量的自然交换，将有机的生态循环简化为单

向的能量榨取，引擎活塞发出雷鸣般的重击声，高压蒸汽冲过阀门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嘶

嘶声，这些都遮蔽了小良和艳儿的眼睛，让他们再也适应不了那个已消失的童年世界。

这一过程在杰森·W.摩尔（Jason W. Moore）（2015）的“廉价自然”（Cheap Nature）

理论中也有所涉及。殖民者通过蒸汽技术将森林、土地、人、乃至狐狸精都可以纳入资

本累积的体系，使自然沦为可被定价、可被消耗的资源。当蒸汽机车杀死了铁轨附近田

地里的水稻，撞死两个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时，刘宇昆暗示的不仅仅是蒸汽技术在物理

空间上对原始生态系统的侵占破坏，更是整个生态认知体系的殖民化——蒸汽火车排出

的浓密白烟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产物，宣告了“万物有灵论”的死亡。 

然而，蒸汽在中国其它土地上带来生命的死亡与消褪时，香港作为殖民地却成为了

“蒸汽朋克”想象落地的空间。在小说中，蒸汽展现出一种诡异的审美双重性：齿轮的

精密咬合、铜管中蒸汽的嘶鸣、机械狐狸关节间腾起的白雾……这些场景充满了英国维

多利亚时代的美学，同时与其造成的生态灾难又形成了尖锐反讽。这种张力呼应了蒂莫

西·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的“超物体”（Hyperobject）理论（Morton, 2013, 

p.1），现实与小说中的双重蒸汽意象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庞大技术网络，正如“超物

体”存在一般，既以浪漫化的机械美学迷惑人类，又以无形的方式渗透生态系统，为生

灵带来灾难，成为美丽而致命的存在。“她的四肢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光，而她的尾巴，

由精致的银色电线制成，像蕾丝一般漂亮，在昏暗的公寓里留下一道亮光”，“一个古

老的幻象复活了”，（Liu, 2016, p.72）艳儿的蒸汽驱动身体暴露了工业文明的本质，所

谓“进步”实则是以生态剥削为燃料的永动机，也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所言：“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

变的可能性”。（Haraway, 1991, p.150） 

蒸汽与蒸汽机的出现彻底瓦解了传统生态认知体系。在小说中捉妖人所信奉的道家

思想中，“气”是连接天、地、人的生命能量，而蒸汽却将“气”异化为可测量、可操

控的物理压力。这种转变印证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性“祛魅”

（Weber, 1946, p.155）的批判，当自然的神秘性被简化，被锅炉中几个气压数值所替代

时，人类便失去了对生态系统的敬畏。小良在进入香港后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职位，整

日与机器、蒸汽引擎打交道。他通过不断地刻苦自学，阅读每一本关于蒸汽引擎原理和

操作的书籍，并不断改良现有的机器，获得了为英国人亚历山大·芬德利·史密斯先生

（Mr. Alexander Findlay Smith）工作的机会。小良尽管没能亲眼看见，或许也不会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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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见，因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但他所设计发明的蒸汽机器人们

已经开始发挥了作用，为这些外来的殖民者构建了一个没有中国人存在的蒸汽朋克天堂。

刘宇昆并未止步于哀悼“祛魅”，而是通过蒸汽的重新“复魅”发起更深刻的追问。当

艳儿的机械身躯在月光下蒸腾雾气时，蒸汽不再是工业文明的奴仆，反而成为了联结机

械与魔法法力的一道媒介，那是“火焰与烟气、发动机油与抛光金属的味道”，艳儿

“体内的蒸汽引擎让她冰冷的金属身体变得温暖，让人感觉暖和而充满活力”。（Liu, 

2016, p.72）蒸汽技术的“返魅”，在此既是毁灭自然的凶手，也是重塑生态关系的潜

在载体——正如艳儿的狩猎从维护山林自然的平衡转为向殖民者复仇，蒸汽的生态意义

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否跳出控制逻辑，重建与技术、自然的伦理纽带，再度为文化“赋魅”

与“复魅”。 

总而言之，刘宇昆通过“蒸汽”这一意象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蒸汽

技术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认知框架——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蒸汽锅炉”，将生

命简化为可替换的“机械零件”。当艳儿飞奔向维多利亚山顶时升腾缕缕蒸汽时，她看

似完美实则破碎的身体似乎隐喻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现状，人类若继续沉迷于“蒸汽时代”

的进步幻梦，终将发现驱动文明的锅炉里燃烧的正是自己与整个星球的未来。 

 

三、法力：自然的具象化与消逝的生态寓言 

在《狩猎愉快》中，“法力”（magic）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法力并非单纯的

超自然设定，而是生态系统的隐喻性语言，小说中它象征着万物有灵概念与资本主义逻

辑下的技术理性相抗衡。它既是自然灵性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衡量生态完整性的标尺。

法力的发展在小说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自然存在，到崩溃瓦解，再到重建恢复。当法

力因工业化而衰竭时，其消逝过程也直指生态系统的崩溃，与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秩序

的破坏。 

在小说前期的乡土中国语境中，法力是维持生态循环的核心力量。狐狸精的变形能

力依赖于未被工业化污染的月光、山川与土地能量，而捉妖人的法术则根植于道家“阴

阳调和”的自然观与道术。这种设定呼应了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与海

伦·蒂芬（Helen Tiffin）（2010）对前殖民生态的解读。法力是一种“自然主体性”的

显现，它赋予非人类存在，如妖怪等参与生态调节的权力。狐狸精在此处并非单纯的他

者，而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客体，都是他者，因而

不存在主客之分。艳儿与母亲以狐狸形态捕食其它动物，小良与父亲以法术驱除扰乱村

庄的恶灵——魔法或曰法力，在此成为维系人、妖、自然三方平衡的媒介。这种动态平

衡符合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核心理念，即所有生命形式在生态网中拥有平等

内在价值。然而当法力消散时，无论是捉妖人还是狐狸精都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更多

的妖怪、鬼魂、僵尸让他们处理，小良的父亲整日为钱的事情发愁，焦虑自己失去村民

的尊敬；狐狸精则失去往日的食物来源，越来越难变回她们作为狐狸的真实形态，只能

以人类女性的面貌示人。这种将魔法锚定于物质性的生态基础设定，揭露了“超自然”

背后拥有的深刻的自然依赖性。 

随后，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标志着法力体系的崩解，这一过程与生态殖民主义紧密交

织。殖民者不仅通过铁路切割土地，用蒸汽火车污染空气，更以技术理性否定法力的合

法性，完成对生态认知的殖民化重构。清廷的官员在英国来的汤普森先生面前毕恭毕敬，

他妄想让铁路改变方向的想法也被汤普森先生直接否定，英国人直接打断了佛像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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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证明法力的不存在。艳儿在去香港前领悟，“古老的法力正在消退。一种更强大

的法力已经到来”。（Liu, 2016, p.61）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在小说中具象化

为妖怪法力的失效。当小良用机械原理替代道术为艳儿打造机械身体时，他似乎又宣告

了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法力。理性化进程正在对生态灵性进行剿灭，法力被贬斥为前现代

的迷信，而自然的神秘性被简化为了蒸汽压力与齿轮转速，令人唏嘘不已。法力体系的

瓦解不仅是生态灾难，更是认知殖民——东方“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被西方“控制自

然”的技术理性取代。 

到了香港之后，法力的存在又开始突出并复萌。在小说的殖民香港语境中，艳儿的

机械躯干成为法力与技术的杂交产物。这种“机械魔法”既是生态异化的矛盾救赎象征，

也暗含重建生态联结的微弱但充满希望的可能。艳儿的金属骨架需要狩猎人类精气维持

运转，法力从自然能量循环退化为技术寄生系统。哈拉维对此早有担忧，因为赛博格的

“解放性”可能被技术资本主义收编，沦为新的剥削工具。法力在此成为被技术逻辑扭

曲的生态残片，以一种并非完整的状态存在延续下去。《狩猎愉快》通过法力的衰竭，

完成了对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寓言式审判。当艳儿从吸收天地山林精华的灵狐成为依赖煤

炭蒸汽的赛博格狐狸精时，刘宇昆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本质

上是自我毁灭的预演——法力的消逝不是神秘主义的退场，而是生态整体性死亡的先兆。

虽然旧日的法力归来了，但也发生了改变，不是皮毛和血肉，而是“金属和火焰”。从

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也预示着东方文化在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之下重新突破枷锁，革新

自我，形成构建新的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体系的活力。 

 

结语 

总的来说，刘宇昆的《狩猎愉快》通过“狐狸精”“蒸汽”“法力”三大核心意象，

构建了一部深刻诠释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寓言。小说以东方志怪传统与西方蒸汽朋克美学

的碰撞为框架，揭示了殖民暴力、技术理性与生态异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借生态批评

理论展开对工业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首先，狐狸精的生态主体性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刘宇昆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狐狸

精的“妖邪”形象，赋予其生态调节者的身份，体现了深层生态学“生命平等”的理念。

然而，殖民入侵后，狐狸精的“去自然化”成为生态与性别双重压迫的隐喻。狐狸精的

形象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也是生态殖民暴力的见证，揭示自然与女性作为“他

者”被双重物化的现实。其次，蒸汽的生态暴力与双重性解构了工业进步神话。艳儿机

械身躯的蒸汽动力既是生态剥削的具象，也是技术返魅的尝试。蒸汽的生态意义取决于

认知框架的转换，若人类固守“控制自然”的启蒙逻辑，技术进步终将沦为生态自杀的

工具。最后，法力的消逝与重构成为生态认知断裂的象征。法力作为前现代生态智慧的

体现，依赖未被污染的自然能量网络，其衰退直指殖民现代性对“万物有灵”世界的祛

魅。艳儿的机械法力暗含后人类生态的辩证性：它既是技术异化的产物，也是跨物种联

结的微弱曙光。法力的消逝并非神秘主义的终结，而是生态整体性死亡的警示；其机械

重构则暗示唯有打破自然/技术的二元对立，才能重建生态伦理。 

《狩猎愉快》通过狐狸精、蒸汽与法力的命运，完成了对现代性生态危机的诠释。

刘宇昆以蒸汽朋克的技术美学，将生态批判锚定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追问人类能

否在技术霸权下重构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小说最终的结局是开放性的，艳儿在月光下闪

耀的赛博格金属狐狸身体升腾起一缕洁白的蒸汽，踏上了在殖民者治下香港狩猎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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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昆似乎意在指引我们，生态救赎或许始于承认人类亦是生态网中的脆弱节点，而非

凌驾万物的主宰，在生态循环的系统之中我们既是狩猎者，但同时稍有不慎也会转变成

被“狩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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